
初 心

传 承

在40岁的胡琴心中，60岁
的蒋兴良是一头牛。“是为民服
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
苦奋斗老黄牛。”胡琴说，蒋兴良
教授身上展现的服务国家和人
民需求，苦干实干、敢为人先的
精神，传承自学院老一辈科学
家，又以身为范，成为年轻一辈
的榜样。“我们要努力将老一辈
科学家的精神接力传下去。”

2004年毕业留校工作的胡
琴，与蒋兴良从师生到同事，亦
师亦友。不管是西电东送工程
建设，还是解决青藏铁路工程电
气外绝缘的有关难题，亦或是各
地电网的防冰减灾，这些年来，
胡琴跟着蒋兴良跑遍了祖国的
大江南北。

现在，胡琴接过蒋兴良的接
力棒，每年都要带领一批学生到
湖南雪峰山上做试验。

复杂环境下外绝缘放电及
输电线路防冰减灾研究，需要长
期奋战在野外，往往哪里有冰
雪、有极端天气，就要赶往那
里。“艰苦是一定的，但不能因为
苦就停滞不前。”胡琴说。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在青藏
铁路的一次现场试验。在望昆
车站做试验，团队里有位同学半
夜里出现高原反应，情况十分危
急。驻地附近荒无人烟，最近的
城市格尔木有近200公里，胡琴

只好跑到附近的兵站借药，但对
方只有感冒药。紧急情况下，胡
琴站在深夜的青藏公路上拦车，
但一直都没拦到。最后，只能向
驻扎在格尔木的同事呼救带车
赶来。“那一晚是如此漫长，幸好
因为我们送医及时，那位同学化
险为夷。”

去年，因为疫情，胡琴和几位
研究人员被困雪峰山上一个多
月，师生们只能吃过冬准备的冻
货，大家分工协作，一边在雪地里
挖白菜萝卜、下鱼塘捉鱼自给自
足，一边坚持做污秽、淋雨等试
验，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下山
后，大家有种恍然若世的感觉。

现在，雪峰山基地已成为众
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争相前往的
地方。作为主要骨干的胡琴，也
在十多年的研究试验中，取得了
大量珍贵数据和创新性研究成
果，其研究成果为相关标准制
定、恶劣环境电力能源装备安全
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撑。

向极端环境要数据，战风斗
雪做试验，胡琴和很多同事一
样患上了风湿病。“相比老一辈
科学家，我们的条件不知道好
多少。”胡琴说，只要身体不垮，
就会像老一辈科学家一样咬牙
坚持，苦干实干接续奋斗。“坚
持日拱一卒，终能积少成多取得
新突破。”

胡琴：
接过老一辈科学家
苦干实干的接力棒

在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保存有蒋兴良教授读研期间的
入党申请书，时间是1988年。

申请书有3页纸，每一页上
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其中
一段，他这样写道：“对于知识分
子，有理想没有艰苦奋斗、勤勤
恳恳为科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理想也是空想的。我认为，要振
兴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必须靠
每个科技工作者的劳动，这就需
要先进的、有理想的共产党员知
识分子起模范带头作用。”

1985年，蒋兴良考入重庆
大学，被调剂到高电压工程技术
专业，拜入顾乐观教授门下，开
始绝缘子覆冰研究，就此开启了
用冰雪与高压书写的人生历程。

那时，学校条件艰苦没有专
业的实验室。在孙才新院士的
带领下，师生们一起动手去电力
公司拉废弃的高压、调压等设
备，维修后搭建实验室。至今，
蒋兴良仍记得他和孙老师一起
顶着烈日拉设备的场景。而当
初那个“用板车拉来”的实验室，
现已发展成国家重点实验室。

蒋兴良主要研究极端恶劣
环境下电网外绝缘、覆冰与防冰
减灾，一年中近1/3的时间都在
寒冷、高湿和缺氧等极端恶劣的
冰天雪地里。

青藏铁路修建，蒋兴良带领
团队从重庆大学实验室拉运几十
吨的试验装备，沿着青藏铁路沿
线从2800米到5050米的格尔
木、纳赤台、玉珠峰、望昆、风火山
等地，在野外进行现场试验研究。

在 5050 米的风火山试验

时，海拔太高、氧气不足，“白天
还能勉强坚持，晚上根本无法入
睡，躺下去就感觉喉咙被勒紧似
的。做了十来天试验，每晚我只
能坐着睡觉。”蒋兴良说，最后实
在坚持不下去，大家开车200多
公里到海拔稍低的三江源头小
镇休息了一晚。

蒋兴良的团队中，大部分都
是党员。他们科研冲在前面，服
务放在心上。虽然试验期间环
境恶劣、身体不适，但大家从来
没有抱怨过一声。

蒋兴良说：“青藏铁路设计
需要海拔5000米以上的数据，
全世界都没有，我们必须通过自
己来获得！”最终，他们做到了。

他们的研究成果，让青藏铁
路风火山隧道净空高度从初设的
7.2米降低到6.95米，仅此一项节
省土建工程投资约1.4亿元。同
时，他们也获取了世界上第一批
高海拔外绝缘放电的数据。

“如果没有亲临现场，仅依
靠在计算机上仿真，项目研究是
不可能成功的。”长期野外科研
生活的艰苦历练，让蒋兴良对科
学家精神的理解更为透彻——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始终是科
研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在艰苦
奋斗、长期坚持、潜心研究中，在
集智攻关、甘为人梯、勇攀高峰
里，自觉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
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把
毕生的大论文写在祖国的冰天
雪地里。

“研究冰天雪地，守望万家
灯火！”蒋兴良这么多年，始终初
心不改。

蒋兴良：
把毕生的大论文
写在祖国冰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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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兴良：既然决定做这件事，就要用一辈子去扎实做好
胡琴：在应对国家需要上恰逢其会，将在老一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继续深耕道路选择

“科学家的眼中容不得沙子，一个数据都不能马虎。”“在老一辈科学家探索出来的道路上，我们年轻一辈要大踏步向前。”9月16
日，沙坪坝区重庆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一个简易办公室里。蒋兴良难得有空闲坐下来，与已成为教授的课题组学生胡琴一对一谈心
交流。

“我们极端环境电气外绝缘、覆冰与防冰减灾研究，在当时可是既充满危险又缺乏关注的领域。蒋老师，当初您为什么选择这个研
究方向？”

“没人关注就不做了？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就要扎实去做下去，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个在胡琴心中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仍
勾起了蒋兴良回答的热情。

一场关于道路选择、初心坚守、创新协作、发展期许的对话，在同为党员的师生间展开。

蒋兴良与胡琴，相差20岁，现在都是带博士生的
教授。去年，蒋兴良获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终
身成就奖。今年，他又入选2021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候选人。胡琴也成为重庆市高校青年骨干教师人
选，多次获国家、部省级奖项。

“要进一步拓宽研究面。”展望学科发展，蒋兴良勉励
胡琴说：“现在电网智能除冰等取得突破性成就，但要适
应新需求，在铁路、飞机、风电设备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这需要继续壮大力量，靠集体协作才能取得新突破。”
面对期许，胡琴郑重地说：“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去

除浮躁沉下心，发挥骨干作用带动团队潜心搞研究。”
在胡琴心目中，靠做试验来转移注意力缓解疼痛

的蒋兴良，是一个执着的科学家。“他经常给我们讲
颜怀梁、孙才新、顾乐观等老先生们克服困难、协作
创建高压实验室的故事，这种精神一辈辈传下来，到
我们年轻一代不会丢。”

冰雪中的温暖时刻，是蒋兴良带着团队苦中作
乐。“野外试验吃得都比较简单，但都是蒋老师主动张
罗；在学校里，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半夜吃鱼火锅。”费
脑的争论、数据获取的喜悦、艰苦环境的磨练，在聚餐
中舒缓。如今，这一角色已转到胡琴身上。

“一辈子几十年，有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与，蓦
然回首之时，既有成就感、又有幸福感。值得！”蒋兴良
说。

【人物名片】

蒋兴良，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 年出生，1988 年入
党。从业 39 年、从教 20 年，始终坚持奋战在极端环境电气外绝缘、覆冰与防冰
减灾教学研究中，率团队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973 计划和青藏铁路、特高压
重大工程等基础研究 30 余项，在湖南雪峰山建成世界首个野外自然覆冰试验
站。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多年来，为
我国电力行业培养了120余名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胡琴，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1981 年出生，2004 年入党。1998 年进
入重庆大学读本科，2004 年留校工作，2010 年获博士学位。多年以来，从事恶
劣环境电力能源装备安全科研教学工作，先后参与或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
计划、青藏铁路等多个重大项目研究。入选重庆市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
划人选，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部省级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

2008年1月，我国南方地区遭遇罕见的雨雪冰冻
灾害，很多输电线路都被冰雪压垮了，多地电网崩溃，
损失超过上千亿元。

这场冰雪灾害，打了人们一个措手不及，却让电网
覆冰防冰减灾研究进入公众视线。当时，研究者们检
索发现，国内只有一本系统阐述总结覆冰领域理论研
究成果和防冰除冰技术的专著。这本名为《输电线路
覆冰及防护》的书，作者正是蒋兴良。彼时，蒋兴良已
投身该领域研究20多年了。

1985年，蒋兴良考上重庆大学研究生，开始从事电
网覆冰绝缘研究。那时，重庆大学拥有国内首个模拟电
网自然覆冰的人工气候室。蒋兴良是第一个利用人工

气候室系统研究电网覆冰绝缘的研究生。毕业后，经导
师顾乐观教授推荐，他到武汉继续从事相关研究。

在2008年之前，不少人认为电网覆冰始终是小概
率事件，对其研究并不重视。“当初，几乎没有人意识到
冰灾的严重性，您是抱着怎样的心态选择深入研究
的？”胡琴对蒋老师当初选择这个领域的原因最感兴
趣。

“一开始科研课题确实很少，资金又有限，开展研
究很难。”蒋兴良坦诚地说，电网覆冰防冰减灾研究不
被关注、困难重重，但在学科上又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
世界难题，需要有人去突破。“没有灾害当然最好，一旦
国家有需求马上就能用得上。”

2001年春天，顾乐观教授病重，蒋兴良连夜从武
汉赶回。病榻旁，一直从事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研究的
顾乐观希望他回重庆大学继续发展该学科。

那时，蒋兴良手里已接到几家中东部重点大学的
邀请函。经过短暂思考，蒋兴良作出了决定：“既然决
定做这件事，就要用一辈子去扎实做好。”

2002年，课题组召开本科毕业设计讨论会时，胡
琴第一次见到蒋兴良。接下来，读研、读博、留校工
作，虽不是直接导师，但蒋兴良成为他专业研究领域
的重要领路人之一。“学科发展到现在可谓恰逢其
会，我们将在老一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继续深耕。”
胡琴说。

蒋兴良：创新没有捷径，第一手数据都来自高山冰原一线
胡琴：在大风里做实验，我们觉得科研是那样纯粹

初心坚守
今年60岁的蒋兴良，有个看起来很是怪异的动

作——用手去使劲按压左侧腰部，几乎每隔几分钟就
要重复一下。

“这是常年野外工作，患上脊椎管神经鞘末瘤，在
手术治疗后落下的病根，为缓解疼痛，需要时不时按
压。”胡琴说，这已成为蒋兴良教授的习惯性动作。每
一次，大家都会劝他休息一下，减少外出，在学校内做
做研究。

“创新没有捷径，做我们这项研究，第一手数据来
自冰原一线。”蒋兴良认为，学校的人工气候室只能模
拟自然环境，数据和现实情况有较大差距。为掌握精
准的原始数据，多年来，他一直辗转于冰天雪地之中。

2004 年，胡琴跟随蒋兴良到青藏高原开展科
学试验。当时，青藏铁路正在建设。因高海拔特
点，外绝缘放电特性和平原地区大不相同，铁路供
电工程外绝缘和隧道电气间隙的设计因此遇到“瓶
颈”。

为解决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难题，蒋兴良率队
踏上青藏高原。望昆站、风火山、格尔木……试验的地
方都是高海拔，周围鲜有人烟。连续4年，团队成员分
阶段进行了9个月野外试验，不仅完成了青藏铁路的
研究项目，还积累了大量宝贵数据。

2008年，蒋兴良辗转全国17个省市，最终选择了
海拔1500多米，具有雾凇、雨凇、混合凇等多种覆冰天

气现象的湖南雪峰山，探索建设野外（自然）覆冰试验
站。

没有专项经费，就四处“化缘”；没有借鉴，大家自
己研究设计。“越是独特恶劣的天气，就越是我们开展
研究的理想场所。蒋老师带着我们为了纯粹的目标，
迎冰战雪苦干拓荒。”共同的回忆，让胡琴觉得那是一
笔宝贵财富。

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雪峰山建成世界首
个野外（自然）覆冰试验基地。目前，该基地的研究
领域已扩展到电气外绝缘覆冰、输电线路及风电场
防冰除冰技术等方面，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
研项目。

蒋兴良：要继续壮大力量，靠集体协作取得新突破
胡琴：去除浮躁沉下心，发挥骨干作用带动团队潜心搞研究发展期许

（（本版稿件由记者王亚同采写本版稿件由记者王亚同采写））20182018年年1212月月2828日日，，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湖南省怀化市雪峰山，，重庆大学野外覆冰试验基地重庆大学野外覆冰试验基地，，
基地已经被冰雪全部覆盖基地已经被冰雪全部覆盖。（。（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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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磕”电网覆冰绝缘的科学家
蒋兴良对话新生代教授——

耐得冰天雪地的寂寞
守望万家灯火的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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